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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中东大国梦

田文林

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最近刊登的一

篇报道称，乔治敦大学教授、著名战略问题

专家查尔斯 ·卡普乾曾写过一本名为《如何

将敌人变成朋友》的书，而他接下来可以写

一本《如何从朋友变成敌人》的书，土耳其

和美国的关系将为他提供最好的素材。

7月16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土耳其政

府“放出话来”，要求土耳其不要插手伊朗核

问题。美国对自己在中东地区的“铁杆盟友”

如此喊话，实在令世界侧目。原因何在？在此，

我们不妨从十分特殊的中东大国土耳其说起。

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梦”

在世界政治中，土耳其是个非常独特的

国家：它明明有97%领土在亚洲，而且95%人

口是穆斯林，却坚称自己是欧洲国家。其不

仅政治制度全盘西化，而且连文字、历法、穿

着都照搬西方模式，甚至连世界杯足球赛这

种体育赛事，也要挤在强手如林的欧洲赛区。

这种“脱亚入欧”、面向西方的国策，早

在土耳其立国之日就确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缔造者凯末尔曾说过：“文明指的就是欧洲的

文明，土耳其为了生存，必须成为西方即现代

世界的一部分。”在如此国策下，土耳其对亚

洲(包括中东)事务一直不甚热心。冷战时期，

近年来，土耳其国力蒸蒸日上，极大刺激了其恢复古代奥斯曼帝国历史雄风，充当地区超级大国的梦想。
但距离实现这一梦想，土耳其还需面对三大难关。

土耳其虽与以色列、伊朗等构成了美国在中

东的铁杆盟友，但更多是美国反苏战略棋盘

中的一个棋子，而不是充当棋手角色。

然而，情况现在发生了变化。

近些年，土耳其外交“东向”趋势明显，

对中东事务不断加大介入力度：积极参与斡

旋中东热点问题，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起部

长级会议机制，积极拓展与中东经贸联系，

充当伊斯兰与西方沟通桥梁等。其中最显

著的变化有两个：一是与以色列关系日趋疏

远。土以过去一直是亲密盟友。但2008年

以色列入侵加沙事件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

安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公开谴责以色

5月31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巴勒斯坦的
游行者举着土耳其的巨幅国旗，抗议以色列
袭击国际加沙救援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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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此后又取消联合军演，并不再允许以色

列空军进入土耳其领土训练。2010年6月，

以军袭击土耳其赴加沙救援船后，土耳其迅

即召回驻以大使，两国关系跌至冰点。另一

个是土耳其与伊朗关系却在不断加强。当

前，伊朗正处在国际风口浪尖，而土耳其毫

不避嫌，频频向伊朗示好。2009年6月，内

贾德在争议中当选伊朗总统后，土耳其率先

表示贺喜。当年12月，土耳其总理埃尔多

安在访问伊朗时公开称，西方对伊朗的制裁

是“专横跋扈”，并称那些反对伊朗核活动

的国家应首先放弃核武器。2010年5月17日，

土耳其又与巴西一道说服伊朗，签署了在土

境内进行核燃料交换的三方协议，使伊核

问题一度出现缓解曙光。

种种迹象都表明，土耳其战略重心正强

势转向中东。不怪有媒体称，土耳其正从长

达数世纪的睡梦中醒来，并开始重温“奥斯

曼帝国旧梦”。

    

“条条管道通土耳其”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土耳其外交大转身？

土耳其境内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

尼尔海峡扼黑海和地中海的咽喉，是  “世

界上最重要的地理战略要地”。在布热津斯

基眼中，土耳其既是“地缘战略棋手”，也是

“地缘支轴国家”。同时，土耳其还是连通中

东、中亚与欧洲能源通道的中枢地带。据报

道，土耳其境内已建成和将要建成的跨国

油气管道线有多条。其中东西向干线有5条，

南北向干线有3条。目前，俄罗斯能源出口

的60%，伊朗的30%经过土耳其。过去是“条

条大路通罗马”，现在是“条条管道通土耳

其”。土耳其自身没有多少能源，却凭借充

当能源枢纽，极大提升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地

位和影响力。

另外，土耳其经济实力也不可小觑。过

去l0年中，土耳其经济总量增加了一倍，土

耳其不仅在传统经济领域发展较快，而且

在高科技、信息产业方面也表现不俗，势头

几乎能赶超印度。目前该国是“展望五国”

和G20成员，经济在世界排名第l7。据估计，

到2050年，该国经济规模有望进入世界前

10位。《亚洲时报》近期刊文认为，土耳其

伊朗势力虽然日趋壮大，但多数阿拉伯

国家对什叶派属性的伊朗高度提防。不愿

看到伊朗崛起。相比之下，阿拉伯人更愿意

与土耳其一道反对波斯人。沙特《祖国报》

资深编辑贾马尔 ·哈苏吉说：“沙特欢迎新的

土耳其回归。”这就为土耳其乘机填补中东

权力空白提供了绝好机会。由于历史上中东

曾是奥斯曼土耳其版图，加上又有伊斯兰教

作为共同精神纽带，因此争取中东地区主导

权，对土耳其来说，是个很难摆脱的巨大诱

惑。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土耳其之所以长期

蛰伏，主要是在国内面临库尔德人反抗，外

部存在与希腊的塞浦路斯之争，国际上面临

来自苏联压力。但近些年，苏联解体、土希

关系缓和、库尔德问题日趋缓解，使土耳其

内忧外患同渐消弭，激起地区争雄之心。

西进碰壁，掉头向东

土耳其一直想融入欧洲地区体系，其主

要标志，就是加入欧洲两大地区性组织——

北约和欧盟。但欧洲国家对土耳其采取的

是一种实用主义态度：从军事安全角度看，

未来很可能成为超级大国的候选者。此外，

土耳其政治民主，经济繁荣，同时又保持传

统价值观。这种独特的“土耳其模式”，对

很多中东国家颇有吸引力，因而构成了土耳

其软实力的一部分。

土耳其国力蒸蒸日上，极大刺激了自身

的地区大国梦。2009年5月被任命为外交部

长的达伏托格鲁认为，土耳其应该向地区超

级大国方向发展，恢复古代奥斯曼帝国历史

雄风，重建同阿拉伯人、库尔德人、波斯人、

中亚人和高加索人的传统关系，而伊斯兰正

是土耳其与这些地区的共同精神纽带。而高

调介入中东事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其次，中东的巨大权力真空对土耳其形

成强烈诱惑。自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

争后，中东地缘格局发生剧变，昔日在中东

舞台纵横捭阖的阿拉伯世界日趋走向衰落：

埃及日趋丧失阿拉伯领头羊角色，伊拉克被

彻底削弱，沙特又缺乏成为地区大国的综

合实力。而在非阿拉伯国家中，以色列虽然

军事力量最为强大，却始终被地区国家视为

“异己”，不可能在中东发挥主导性作用。

2009年1月29日，在讨论关于加沙的
中东和平的分论坛上，土耳其总理埃
尔多安在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激烈争
论后愤然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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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土耳其处在抵御苏联扩张的最前沿，因

此土耳其早在1953年就被纳入北约防务体

系。沿东地中海、爱琴海和黑海的重要港口，

如伊斯肯德伦、伊兹密尔、伊斯坦布尔、萨姆

松等均被北约作为重要海军基地。

但在经济社会领域，欧洲则更多将土

耳其视为累赘和包袱。土耳其经济总量只

有欧盟2%，人均GDP只及欧盟平均水平的

28.5%。如果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国，意味

着其他欧盟国家将背负沉重的负担。据欧

盟委员会估计，即使土耳其2025年入盟，欧

盟也将花费l70亿~280亿欧元。此外，土耳

其经济以农业为主，33%的劳动人口从事农

业，欧盟平均水平不到5%，土入盟后有资格

享受欧盟最高水平的地区援助，这意味着欧

盟还要为土提供高达82亿欧元的农业支持

资金。换句话说，在经社领域，是土耳其有

求于欧盟，而不是欧洲有求于土耳其，因此

欧盟一直迟迟不肯让土耳其入盟。土耳其

早在1963年就在创建欧盟协议上签字，并

确定为潜在成员国，但直到1999年才获入盟

候选国资格，此后入盟进程始终遥遥无期。

土耳其加强与哈马斯关系，必然惹恼埃及和

以色列；支持伊朗，则得罪温和阿拉伯国家。

即使在阿拉伯世界内部，也存在激进与温和

两种声音。如针对最近的加沙救援船事件，

阿拉伯媒体看法截然不同：一种声音对土耳

其大加赞扬，媒体认为，本次事件促成了土耳

其一阿盟，甚至土耳其—阿拉伯—伊朗的联

盟。但另一种声音(主要是阿拉伯温和国家)

则质疑土耳其的动机，埃及媒体认为，土耳

其是利用巴勒斯坦问题捞取政治资本、企图

取代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领导地位；沙特

专栏作家奥塔泰比称：埃尔多安是企图再次

控制阿拉伯国家的“新时期奥斯曼”；科威特

报刊专栏作家认为，土耳其此举意在加沙建

立一个伊斯兰酋长国。

土耳其能否长期承受正负效应几乎相

抵的巨大外交成本，显然是个很大的疑问。

除以上两大难关外，还有第三个美国

关。中东既是地缘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全球

能源中心。正如尼克松所说：“波斯湾的战略

重要意义今天集中于两个因素：它的位置和

它的石油。”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更是将

中东视为战略攸关地区。冷战结束后，美国

共发动4场地区战争，其中3场在中东(海湾

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国已经

将中东视为禁脔，试图按照自己意志重塑地

区政治，因此不愿意其他国家插手。

而当前土耳其的东向政策的许多做法，

如替伊朗出头、交好叙利亚、结交哈马斯、

敌视以色列等，表明土耳其已不满足于简单

地充当地区热点调停者，而试图按照自己的

意志重塑中东政治，并明显地站到了中东反

美势力一边，这明显触犯了美国的忌讳。过

去土耳其之所以能成为美国的盟友，就是因

为其愿意听从美国的指挥棒。而现在土耳

其与美国唱对台戏，使土耳其日渐从美国的

“朋友变成敌人”。对此，美国对土耳其很快

还以颜色。今年6月9日，美国不顾土耳其、

巴西此前与伊朗达成核交换协议的外交成

果，执意推动联合国通过制裁伊朗的新决

议，这不啻扇了土耳其一记耳光。美国显然

是要警告土耳其，在伊核问题上乃至在中

东问题上，到底谁是“老大”。

田文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法国总统萨科齐上台后，明确反对土耳其入

盟，而要求土耳其与北非阿拉伯国家组成一

个地中海国家联盟，作为欧盟的重要伙伴。

土耳其入盟屡屡受挫，让土耳其感觉

欧盟国家是“只能共患难，难以共享福”，由

此使土耳其渐渐心灰意冷。国内公众对加

入欧盟的支持率，也从2002年的70%降至

现在的50%。这种社会心态变化，体现到

政治领域，就是伊斯兰主义日趋复兴。而从

2002年上台执政至今的正义与发展党，就

具有鲜明的伊斯兰教色彩，其对内强调本土

意识，对外就是将外交重心转向东方。土耳

其的潜台词很明显：西方不亮东方亮。在

欧洲，土耳其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只

是小角色，只有做小弟和跟班的份儿，但在

动荡、落后的中东地区，土耳其则算得上“成

功国家”，颇有地区争雄的资历。

土耳其东进需“闯三关”

但土耳其希望一路东进的话，也并非易

事，其前方还摆着三大难关。首先是国家定

位关。拿破仑曾说，了解一个国家的地理就

懂得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土耳其地处欧

亚大陆结合部，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

了其国家定位必须要同时面向西方和东方。

目前，土耳其将东西方两种身份集于一身，

既是北约成员国和欧洲国家，同时又是伊斯

兰会议组织成员国。这种多重身份认同，固

然可以使其左右逢源，两面讨好，但由于每种

身份都暗含了不同的战略重点。如果国力有

限，但又想多方兼顾，外交资源只能像撒胡

椒面一样，在每个方向都难有实效。

其次是中东局势关。自奥斯曼帝国解

体以来，中东至今缺乏兼具软硬实力、足以

维护地区体系稳定的核心国家。中东内部重

重矛盾，不仅无力阻挡外部大国强行介入，有

时还主动求助外部。就此而言，任何有一定

雄心和实力的国家，都有资格在中东折冲樽

俎。但中东政局动荡，矛盾复杂，几乎每个

热点都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还没有哪家外

部力量能彻底解决。

由此看来，介入中东事务看似准入门槛

低，但实则机会成本非常高，在博得喝彩和

声望的同时，几乎会引发等量的猜忌和抵触：


